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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蝶

香
港
人
長
壽
是
世
界
聞
名
的
，
我
身
邊
多
位
女

性
長
輩
均
八
九
十
歲
，
位
位
精
神
奕
奕
，
健
步
如

飛
。先

說
八
姑
母
，
九
十
五
歲
，
長
居
多
倫
多
。
她

腰
肢
挺
直
，
體
態
輕
盈
，
說
話
敏
捷
，
看
起
來

只
像
七
十
多
歲
，
仍
然
讓
人
看
得
出
她
年
輕
時
是
一

位
美
人
。
一
次
她
與
堂
姊
在
茶
樓
輪
候
桌
子
，
茶
樓

經
理
見
到
她
身
旁
有
位
像
八
十
多
歲
但
老
態
龍
鍾
的

老
太
太
，
連
忙
給
她
椅
子
坐
下
。
八
姑
母
跟
堂
姐

說
：﹁
我
應
該
比
她
年
長
十
年
，
怎
麼
沒
有
人
拿
椅

子
給
我
坐
呢
？﹂
誰
叫
她
外
貌
與
年
齡
不
相
稱
呢
？

她
的
長
壽
秘
訣
是
不
讓
不
開
心
的
事
情
纏
繞
自
己
，

不
說
別
人
是
非
，
每
天
都
開
開
心
心
地
度
過
。
還

有
，
她
是
舞
林
高
手
，
直
至
近
年
才
與
交
際
舞
場
說

再
見
，
大
概
健
康
的
體
魄
就
是
靠
數
十
年
來
跳
回
來

的
。大

堂
姨
母
今
年
八
十
六
歲
。
出
入
自
如
，
思
路
敏

捷
，
口
若
懸
河
，
記
性
甚
佳
，
有
她
在
的
話
永
無
冷

場
。
她
最
愛
穿
襯
衣
和
西
裝
外
套
，
挽
皮
手
袋
，
高

貴
典
雅
。
一
次
我
打
電
話
給
她
，
聽
到
搓
麻
雀
聲

音
，
以
為
我
阻
礙
她
與
牌
友
大
戰
四
方
城
。
剛
欲
掛

線
，
她
說
其
實
只
有
她
一
人
在
打
四
方
。
原
因
何
在
？
原
來
這

是
她
用
來
鍛
煉
腦
筋
的
方
法
，
因
為
她
擔
心
腦
袋
一
旦
不
用
，

便
會
患
上
失
智
症
。
更
厲
害
的
，
是
她
每
天
跳
繩
一
百
次
，
以

保
持
身
手
敏
捷
。

她
的
妹
妹
三
堂
姨
母
也
八
十
一
歲
，
看
起
來
只
像
六
十
出

頭
。
她
身
手
敏
捷
得
像
一
般
中
年
人
，
且
身
形
苗
條
，
從
背
後

看
來
你
說
她
四
十
多
歲
也
不
嫌
誇
張
。
那
天
我
看
她
全
頭
黑

髮
，
問
她
每
隔
多
久
需
要
染
髮
一
次
。
她
大
聲
地
說
：﹁
我
從

來
都
不
用
染
髮
，
全
是
天
然
黑
色
。﹂
嘩
！
八
十
多
歲
還
有
一

頭
濃
密
的
黑
髮
，
真
令
所
有
女
性
羨
慕
妒
忌
。
問
她
長
壽
秘

訣
，
她
說
：﹁
我
姐
姐
說
我
什
麼
都
不
記
得
，
也
許
這
就
是
我

長
壽
的
方
法
吧
。
很
多
事
情
根
本
就
不
應
該
記
，
幹
嗎
要
花
精

神
去
記
着
呢
？﹂

我
朋
友
的
母
親
也
九
十
四
歲
了
，
雖
然
患
了
輕
微
失
智
症
，

也
要
坐
輪
椅
出
入
，
但
每
次
見
到
她
時
，
她
總
是
笑
容
滿
面
，

紅
粉
緋
緋
，
看
得
出
她
仍
然
活
得
很
開
心
。
朋
友
說
母
親
最
愛

外
出
，
尤
其
是
她
與
朋
友
茶
敘
時
，
母
親
總
愛
參
與
其
中
，
見

見
她
的
朋
友
。
她
最
愛
對
着
我
唱﹁
一
閃
一
閃
小
星
星﹂
，
更

加
蒐
集M

onchhichi

洋
娃
娃
。
每
年
聖
誕
節
，
我
都
送
她
一
件

M
onchhichi

的
產
品
哄
哄
老
人
家
。

我
有
一
位﹁
老
朋
友﹂
，
活
至
一
百
零
一
歲
。
她
七
十
多
歲

時
在
美
國
居
住
，
還
到
工
廠
幫
忙
煮
飯
清
潔
。
她
兒
女
成
群
，

生
活
無
憂
，
但
她
就
愛
多
勞
動
，
當
作
鍛
煉
身
體
。
她
為
人
風

趣
，
常
愛
說
笑
，
與
女
婿
更
常
鬥
嘴
，
叫
旁
人
笑
不
攏
口
。
她

一
百
歲
時
，
家
人
替
她
在
家
中
舉
行
了
生
日
會
。
她
離
開
時
頭

腦
依
然
清
晰
，
可
惜
油
盡
燈
枯
。
我
很
懷
念
這
位﹁
老
朋

友﹂
。

妹
妹
的
一
位﹁
老
朋
友﹂
更
厲
害
。
當
她
一
百
一
十
歲
時
，

還
能
在
家
抹
玻
璃
窗
。
到
了
一
百
一
十
二
歲
時
身
體
才
開
始
轉

差
，
臥
床
兩
年
，
以
一
百
一
十
四
歲
高
壽
離
世
，
不
知
能
否
寫

在
健
力
士
大
全
之
上
。

長壽的女性

人
生
的
折
騰
似
乎
從
我
們
離
開
母
體
呱
呱
墜

地
那
天
就
開
始
了
。

折
騰
第
一
口
奶
、
折
騰
上
學
、
折
騰
成
長
，

長
大
後
折
騰
工
作
、
折
騰
事
業
、
折
騰
車
子
、
折

騰
房
子
、
折
騰
婚
姻
、
然
後
又
折
騰
孩
子
，
周
而

復
始
，
樂
此
不
疲
。

看
到
網
友
總
結
的﹁
人
生
十
大
折
騰﹂
，
網
友
對

於
婚
姻
的
註
釋
是﹁
愈
來
愈
不
想
折
騰﹂
時
，
看
得

我
啞
然
失
笑
，
突
然
想
起
一
位
愛
折
騰
的
老
兄
來
。

這
位
老
兄
早
年
棄
政
從
商
，
開
了
一
家
規
模
不
小

的
公
司
，
開
始
了
與
在
政
界
時
截
然
不
同
的
折
騰
。

他
折
騰
得
最
歡
的
事
兒
是
不
停
地
換
員
工
，
據
說
在

他
的
公
司
能
夠
安
安
穩
穩
地
呆
上
一
年
便
算
是
老
員

工
了
，
因
為
他
永
遠
覺
得
只
要
不
停
地
換
，
就
還
有

更
好
的
。

對
於
婚
姻
，
這
位
老
兄
也
同
樣
地
喜
歡
折
騰

︱

記
憶
中
他
已
經
結
過
五
次
婚
。

每
一
次
結
婚
、
離
婚
，
再
結
婚
、
再
離
婚
都
有
不

同
的
原
因
，
至
少
有
三
次
離
婚
據
他
說
是
因
為
覺
得

女
方
太
強
悍
了
，
讓
他
沒
有
駕
馭
的
安
全
感
。
而
他

駕
馭
得
住
的
那
些
，
太
漂
亮
的
他
嫌
棄
對
方
沒
有
氣

質
，
太
有
氣
質
的
他
嫌
棄
對
方
身
材
不
好
。
末
了
，

在
朋
友
圈
裡
眾
所
周
知
的
隨
着
他
在
硬
件
上
的
進

步
，
他
新
換
的
妻
子
，
一
個
比
一
個
更
年
輕
，
一
個

比
一
個
更
有
錢
，
一
個
比
一
個
更
有
社
會
地
位
。
如
此
，
又
如

何
能
掌
控
得
住
？

粗
略
地
分
一
下
類
，
男
人
有
男
人
的
折
騰
，
女
人
有
女
人
的

折
騰
。
有
人
熱
衷
於
折
騰
硬
件
，
有
人
熱
衷
於
折
騰
軟
件
，
屬

於
硬
件
的
是
車
子
、
房
子
、
票
子
，
屬
於
軟
件
的
自
然
包
括
戀

愛
和
婚
姻
了
。
折
騰
前
者
需
要
智
商
，
折
騰
後
者
需
要
情
商
。

後
者
的
難
度
似
乎
更
大
，
更
能
挑
戰
人
們
折
騰
的
慾
望
。

這
位
老
兄
的
婚
姻
，
本
身
就
已
經
脫
離
了
以
愛
情
為
基
礎
的

初
衷
。
或
者
，
只
是
這
老
兄
對
愛
情
、
對
婚
姻
的
理
解
和
角
度

與
眾
不
同
。
又
或
者
，
只
是
他
的
內
心
不
夠
強
大
，
倘
若
一
個

人
的
內
心
足
夠
強
大
，
又
怎
麼
會
在
意
對
方
是
否
在
他
的
掌
控

能
力
之
內
？
如
果
他
的
愛
也
是
足
夠
強
大
的
話
，
又
何
必
考
慮

能
否
掌
控
、
能
否
駕
馭
？

在
我
看
來
，
這
位
老
兄
每
一
次
的
結
婚
和
離
婚
，
都
是
他
選

擇
的
逃
避
，
從
這
一
個
婚
姻
逃
避
到
下
一
個
婚
姻
裡
去
。
逃
着

逃
着
，
他
的
愛
情
和
婚
姻
便
無
厘
頭
地
變
了
味
，
成
了
純
粹
的

折
騰
。
這
樣
的
折
騰
大
約
算
是
一
種
怯
懦
吧
。
我
想
，
他
永
遠

不
會
找
到
他
要
的
安
全
感
。

看
過
身
邊
很
多
相
守
一
生
的
老
夫
妻
，
一
輩
子
也
都
在
折

騰
。
而
他
們
的
折
騰
是
瑣
瑣
碎
碎
的
口
角
之
爭
，
爭
完
了
還
能

求
同
存
異
。
柴
米
油
鹽
，
三
姑
六
婆
，
從
共
患
難
到
同
富
貴
，

從
折
騰
感
情
到
折
騰
兒
子
、
折
騰
孫
子
，
一
致
的
目
標
讓
他
們

把
共
同
度
過
的
歲
月
折
騰
得
有
滋
有
味
。

有
泰
斗
級
的
作
家
談
到
寫
作
態
度
時
曾
經
說
過
毅
力
，
他
所

說
的
毅
力
便
是
所
謂
的﹁
耐
得
住
寂
寞﹂
。
守
護
一
份
感
情
和

婚
姻
，
也
是
需
要
毅
力
罷
。
耐
得
住
兩
個
人
的
寂
寞
，
不
受
外

界
的
誘
惑
，
只
在
自
己
的
圍
牆
裡
折
騰
。

網
上
對﹁
寬
容
的
折
騰﹂
註
釋
也
很
有
意
思
：
允
許
別
人
有

不
同
的
折
騰
方
法
。
這
一
點
用
到
婚
姻
的
折
騰
裡
大
約
也
會
有

點
用
處
。
比
如
那
位
愛
折
騰
離
婚
的
老
兄
，
如
果
無
法
掌
控
，

是
否
能
夠
選
擇
寬
容
？
對
對
方
寬
容
，
也
是
對
自
己
寬
容
。
強

悍
是
一
種
折
騰
、
寬
容
也
是
一
種
折
騰
。
如
果
他
選
擇
了
寬

容
，
拋
卻
掌
控
的
慾
望
，
是
不
是
就
能
夠
歸
於
平
淡
，
讓
自
己

放
下
心
來
，
找
到
安
全
感
呢
？

作
為
地
球
上
貌
似
強
大
的
生
物
，
人
的
一
生
實
在
不
長
。
無

論
什
麼
人
，
無
論
什
麼
事
，
總
是
有
更
好
的
。
想
起
一
句
廣
告

詞
：﹁
沒
有
最
好
，
只
有
更
好
。﹂
一
個
人
如
果
總
想
要
更
好

的
，
折
騰
便
永
遠
沒
有
止
境
。

而
沒
有
止
境
的
折
騰
，
對
於
某
些
人
來
說
，
可
能
那
個
過
程

也
許
正
是
他
們
所
享
受
的
吧
。

折騰

台
灣
金
馬
影
帝
柯
俊
雄
病
逝
，
終
年
七
十
歲
，
港

台
兩
地
娛
樂
圈
一
片
哀
悼
哀
思
，
除
了
肯
定
他
對
電

影
界
的
貢
獻
外
，
難
免
提
到
這
位
風
流
小
生
的
私
生

活
，
其
中
提
到
其
前
任
妻
子
張
美
瑤
。

張
美
瑤
有﹁
寶
島
玉
女﹂
之
稱
，
比
柯
俊
雄
大
四

歲
，
婚
後
放
棄
如
日
中
天
的
銀
幕
事
業
，
專
心
做
柯
太
，

並
育
有
兩
名
女
兒
，
並
盡
力
服
侍
婆
婆
。
可
惜
，
柯
俊
雄

風
流
成
性
，
不
時
傳
出
拈
花
惹
草
，
乖
乖
女
張
美
瑤
一
直

啞
忍
，
但
柯
最
後
還
是
跟
一
位
時
裝
造
型
師
有
了
私
生
子

女
，
三
人
行
達
十
四
年
之
久
。

張
美
瑤
三
年
前
病
逝
時
，
只
悄
悄
離
去
，
沒
通
知
他
。

他
事
後
知
悉
，
感
觸
說
：﹁
這
段
婚
姻
她
沒
錯
，
錯
在

我
。﹂
承
認
愧
對
前
妻
。

銀
幕
英
雄
或
梟
雄﹁
愧
對
前
妻﹂
的
故
事
，
柯
俊
雄
非

第
一
人
。
我
想
起
日
本
影
壇
鐵
漢
高
倉
健
，
他
也
是
一
位

﹁
愧
對
前
妻﹂
的
男
人
，
不
過
，
兩
者
最
大
的
不
同
是
，

高
倉
健
的﹁
愧﹂
是
有
具
體
行
動
的
，
他
以
不
再
另
娶
，

來
為
自
己
當
年
不
懂
珍
惜
前
妻
而
贖
罪
。

跟
柯
俊
雄
一
樣
，
高
倉
健
的
前
妻
江
利
智
惠
美
也
是
圈

中
人
，
兩
人
結
婚
時
，
女
方
同
樣
是
紅
透
半
邊
天
，
也
都

在
婚
後
息
影
，
但
他
們
之
間
沒
有
孩
子
。
像
很
多
情
侶
一

樣
，
當
初
浪
漫
、
熱
烈
的
愛
變
成
日
夜
相
對
的
婚
姻
生

活
，
往
往
因
為
很
多
瑣
碎
的
小
事
起
摩
擦
，
慢
慢
就
影
響

到
感
情
，
高
倉
健
雖
然
沒
第
三
者
，
但
他
的
冷
漠
傷
害
了
妻
子
，
兩

人
經
歷
過
妻
子
妊
娠
流
產
、
祝
融
之
災
後
分
手
。

離
婚
後
的
高
倉
健
忙
着
拍
片
，
前
妻
卻
患
上
憂
鬱
症
，
不
斷
以
酒

精
和
藥
物
麻
木
自
己
，
最
後
窒
息
而
死
，
時
年
才
四
十
五
歲
。
高
聞

訊
後
為
此
深
深
自
責
，
有
感
愧
對
前
妻
，
不
再
另
娶
，
晚
年
更
借
電

影
作
品
表
達
對
妻
子
的
懷
念
。

兩
個
銀
幕
大
男
人
的
婚
姻
破
裂
雖
不
同
，
但
共
同
點
都
是
：
不
懂

珍
惜
枕
邊
人
。
人
的
一
生
不
可
能
都
做
對
的
事
，
但
往
往
要
到
了
自

己
傷
害
的
人
已
永
遠
離
去
，
才
幡
然
醒
悟
？
尤
其
是
當
初
對
自
己
情

深
意
重
的
人
。
或
者
是
，
人
們
其
實
早
已
知
錯
，
只
是
沒
有
勇
氣
去

面
對
、
認
錯
、
糾
正
，
寧
願
獨
自
舔
傷
口
、
吞
苦
水
？

或
許
，
不
僅
僅
是
婚
戀
，
認
錯
、
糾
正
、
復
合
或
重
新
來
過
，
可

能
比
當
初
那
種
純
純
的
相
遇
更
值
得
回
味
。
鳳
凰
浴
火
可
重
生
，
可

惜
，
對
這
傳
說
津
津
樂
道
的
凡
塵
俗
子
往
往
領
悟
不
到
這
樣
的
大
智

慧
。 愧對前妻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創
新
是
推
動
進
步
發
展
的
基
石
。
新
發

明
和
創
作
，
都
是
製
作
者
嘔
心
瀝
血
之

作
。
一
個
小
產
品
、
一
段
小
歌
曲
、
一
個

小
發
明
，
在
別
人
眼
中
如
星
塵
，
微
不
足

道
，
背
後
卻
是
花
了
創
作
者
無
數
不
眠
晚

上
換
來
的
心
血
結
晶
。

雖
說
法
例
往
往
落
後
於
科
技
發
展
，
但
香
港

的
版
權
條
例
，
確
確
實
實
已
落
後
於
世
界
各

地
。
沒
有
與
時
並
進
的
法
例
，
社
會
實
難
以
與

世
界
接
軌
。
記
得
早
在
十
多
年
前
，
版
權
條
例

落
實
時
，
情
況
與
現
在
︽
二
零
一
四
版
權
︵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
︾
如
出
一
轍
。
當
時
，
在
學
界

也
引
起
很
大
迴
響
，
教
育
工
作
者
擔
心
影
印
給

學
生
的
參
考
資
料
會
否
涉
及
侵
權
，
播
放
歌
曲

又
會
否
被
告
等
等
。
猶
幸
香
港
政
府
知
識
產
權

署
就
教
學
與
版
權
製
作
了
︽
與
教
學
有
關
之
常
見

的
版
權
問
題
與
答
案
︾
，
為
學
界
釋
除
了
疑
慮
。

現
今
網
絡
上
各
種
二
次
創
作
，
有
如
遍
地
開

花
。
有
不
少
以
幽
默
手
法
道
出
各
種
社
會
現

象
，
比
淡
而
無
味
、
平
實
的
報
道
讓
人
印
象
更

為
深
刻
。
社
會
多
元
的
創
作
需
要
保
護
，
相
信

通
過
今
次
修
例
和
討
論
，
能
讓
更
多
人
了
解
和

尊
重
知
識
產
權
的
重
要
性
。
同
時
，
新
修
訂
條

例
擴
闊
了
版
權
使
用
者
的
自
由
度
，
相
信
也
能

夠
保
障
使
用
者
合
理
的
使
用
權
和
創
作
權
。

尊
重
別
人
的
心
血
結
晶
，
是
尊
重
自
己
的
開

始
，
同
時
亦
是
公
民
責
任
的
一
種
。
此
外
，
知

識
產
權
貿
易
對
推
進
經
濟
有
很
大
幫
助
，
亦
製

造
了
一
個
良
好
的
環
境
給
予
各
項
創
新
創
作
。

現
時
的
版
權
條
例
已
落
後
十
幾
年
，
有
需
要
作
出
修
訂
，

緊
貼
國
際
標
準
，
對
香
港
整
體
也
有
好
處
。

版權條例落後 宜理性對待 思旋
天地
思 旋

現
代
科
技
發
達
，
每
樣
產
品
的
品
質
是
否
都
愈
來

愈
好
？
就
智
能
手
機
而
言
，
似
乎
是
這
樣
，
因
為
競

爭
大
，
每
個
廠
牌
都
用
盡
心
思
，
務
求
佔
有
市
場
，

產
品
的
功
能
和
品
質
愈
來
愈
優
越
。

最
近
看
英
國
桌
球
錦
標
賽
，
發
現
多
位
選
手
都
埋

怨
球
枱
品
質
差
，
因
為
擊
球
時
球
的
走
向
估
計
，
都
和

以
往
的
不
同
，
不
是
在
枱
面
走
得
比
較
快
，
就
是
比
較

慢
，
預
計
的
落
點
都
不
對
，
影
響
成
績
。
中
國
的
丁
俊

輝
甚
至
罵
球
枱
是
垃
圾
。

桌
球
的
球
枱
，
不
是
應
該
愈
做
愈
好
嗎
？
怎
麼
會
有

那
麼
多
球
手
對
它
不
滿
呢
？
當
然
，
球
場
的
乾
濕
度
不

同
，
都
會
影
響
球
在
枱
面
滑
動
產
生
的
差
異
，
但
應
該

能
用
科
技
分
析
來
解
決
問
題
的
，
只
要
比
賽
場
地
的
溫

度
保
持
一
定
，
就
不
至
於
出
現
差
異
狀
況
才
對
。

這
些
年
來
，
我
都
使
用
提
款
卡
在
銀
行
提
款
機
內
提
款
，
從
未

出
現
過
問
題
，
但
今
年
內
，
出
現
機
器
故
障
而
提
不
到
款
或
者
把

卡﹁
食﹂
走
的
情
況
，
就
不
時
出
現
，
一
年
之
內
，
提
款
卡
就
換

了
三
次
之
多
。
最
近
的
第
四
次
，
是
趕
時
間
去
出
席
傳
媒
之
友
會

繳
交
會
款
，
到
提
款
機
提
款
時
，
機
器
忽
然
停
住
不
動
，
五
分
鐘

還
沒
有
動
靜
，
便
打
電
話
到
銀
行
中
心
求
助
，
答
覆
是
要
我
不
要

走
開
，
守
候
機
器
重
啟
，
到
時
看
看
會
不
會﹁
吐﹂
出
卡
來
。
最

後
，
當
然
是
不
會
，
我
便
再
打
電
話
問
怎
麼
辦
。
答
覆
是
四
個
工

作
天
後
帶
身
份
證
到
銀
行
辦
理
取
回
。
也
就
是
說
，
在
假
日
我
便

不
能
依
賴
提
款
機
隨
時
提
款
，
而
且
在
非
假
日
也
必
須
到
銀
行
排

隊
，
才
能
以
傳
統
方
式
取
錢
了
。
多
麼
不
方
便
啊
！
為
什
麼
要
四

個
工
作
天
？
答
覆
是
保
安
問
題
。
真
是
莫
名
其
妙
。

提
款
機
的
品
質
似
乎
也
是
愈
來
愈
差
了
，
因
為
從
未
出
現
過
問

題
的
事
，
今
年
我
卻
遇
到
了
四
次
之
多
，
而
我
在
提
款
機
中
心
內

看
過
那
些
急
得
如
熱
鍋
上
的
螞
蟻
的
被﹁
食﹂
卡
的
人
，
還
不
少

呢
！在

為
了
節
省
成
本
而
採
用
品
質
較
差
的
產
品
下
，
人
的
生
活
品

質
就
不
能
不
跟
着
變
差
了
。

品質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朋友阿傑新婚不久，他的岳父病逝了。聽到這
個消息，我頓感悲慟，覺得太突然了，他卻表現
得十分坦然：「老人家年齡大了，之前因心臟病
經常住院，我們都能夠接受。」本想着怎樣去安
撫他與家人，到頭來他先平復了我的心情。這使
我陷入沉思：面對生老病死，我該如何學會坦
然？
日前，一則新聞引發很多人的熱議。四川的一
位老婦人在車禍中腦死亡，兒子不忍看到母親受
罪，取下套在她鼻子上的呼吸管。醫院報警後，
警方以涉嫌故意殺人對兒子實施監禁措施。有網
友說，拔管弒母，拔出了情與法的思考，的確如
此。換位思考，如果你是老婦人的兒子，遇到這
種情況，該怎麼面對？想必每個人都會心情沉
重。插管的生命個體，有失尊嚴，子女會覺得心
痛，看着父母受罪又代替不了，很是內疚；另一
方面，以插管延續生命，勢必牽扯醫療費用，這
是一筆很大的經濟負擔，醫保難保，醫療過度的
背景下，有些子女會權衡後放棄。
毋庸置疑，主動拔管與放棄治療，是兩種完全
不同的行為。在患者被搶救的情況下，主動拔管
是剝奪他人的生命權，提前結束生命，即便是出
於親情考慮，減少病痛，也符合故意殺人的條
件。而放棄治療這種行為，是主動放棄借助醫療
器械或輔助藥物維持生命，不存在剝奪他人的動
機。家人的意見或者患者本人的意願，選擇放棄
治療，應事先與醫院達成共識，並簽訂協議書，
以釐清各自責任。這樣的事情，反映出兩個問
題，公民法律意識淡薄，還有臨終關懷的滯後或

空白。因為癌症或突發意外導致患者瀕臨生命的
末期，此時，我們該怎樣陪伴他們走過最後的時
光，這是極需直面的社會問題。
八年前，我的父親因為突發腦血栓落下嚴重的
後遺症。當時，第一時間把他送到醫院，很快，
醫生下達了病危通知書，急診室外，母親雙腿癱
軟，淚水含在眼眶裡，打了幾個轉，最終沒有滾
出來。經過搶救，父親挽回了一條生命，出院的
時候，多次嘗試，使用進口藥，他仍無法自主排
尿，不得不帶着導尿管回家。體內植入尿管，對
病人、對家屬來說，都是一種精神的折磨，那種
痛感，時刻伴隨着，蹂躪着心房，是局外人所體
會不到的連帶感。每個月都要換一次尿管，相當
於一次微創手術。既然是手術，就存在一定的風
險，因此，我和母親的心始終繃着，生怕發生什
麼不測。
去醫院換尿管，掛號、排隊、交費，流程十分
繁瑣，需要漫長的等待，叫人難以承受。一次，
遇到一位男醫生，碩士學位，年輕有為，以為省
城大醫院的醫生經驗多，不用多餘擔心，沒想到
的是，他讓父親坐在輪椅上，連床都沒上，就給
換了尿管。回來後，換的尿管出現問題，不得不
又換了另一家醫院，拔出尿管，重新再插一次。
這樣的體驗，我們一臉無奈，又默默隱忍着，而
父親所承受的二次創傷，誰能買單呢？我不禁淚
如雨下。理性的我很想找到那位男碩士醫生，問
問他，如果換作是你的父母，你還會這樣對待
嗎？事後想想，這樣的質問，又有多大意義呢？
慢慢地，我了解到，像我父親這樣的情況並非

個例。後來，經過多方聯繫，找了個朋友，請社
區的護士長上門給父親換尿管。所謂的熟人，其
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只是個心理安慰而已。說
到這裡，我不禁想起梁文道先生在新書《關鍵
詞》中講述的一件事：有個好朋友因為心臟有點
毛病去了趟醫院，而且是全國知名的專科醫院，
好不容易約上主任醫師，一進來，那位大夫問的
第一句話不是「你怎麼了？」、「你覺得不舒服
多久了？」，而是「你有什麼關係？」。朋友沒
來得及回答，主任醫師便接着說道，「不是直接
關係的話，我不看。」這樣的尷尬，儼然是社會
的病態。
每次換尿管，我都會提前打電話預約，到了約
定的日子，再次打電話提醒。有一次，預約的日
子，護士長說臨時有事，換尿管要超日期了，我
如坐針氈，好話說盡，都無濟於事。她讓一位護
士帶着無菌包來給父親換尿管。我和母親忐忑不
安。不知是技術不熟練，還是其他原因，尿管插
得非常不理想，管內流淌出的尿液呈鮮紅色，那
位護士神情緊張，我更是坐立不安。觀察一會
兒，整個尿管變得通紅，沒有好轉跡象。我急不
可待地問：「這是怎麼回事？」「應該沒大問
題」，她輕描淡寫地回答，眼看到了下班時間，
她匆匆離開了。我趕忙給一個從事護理工作的朋
友打電話，諮詢這種情況，對方幫我分析，一定
是插的時候觸到血管壁了，出現損傷，才會流血
不止，應盡快找醫生處理。給護士長打電話溝
通，她不一會兒就趕過來了，經過慎重考慮，她
決定拔出來重新插。我忍不住問：「那不是要再
受一次罪？」「保險起見，還是重插。」她回答
道。就這樣，父親飽受二次重插的痛苦，他沒有
呻吟一聲，而我卻心如刀絞。
可以說，父親的「插管」，已經成為我的心

病。我無法戰勝至親骨肉上的連帶感，寄望於醫

療服務能夠盡善盡美，哪怕現在還未實現，但
是，我心懷希望，不只是為了父親，而是為了所
有躺在病床上的人，或者說，為了每一個「桃
姐」。
有些時候，「插管」是一種延續，使生命存

活；有些時候，「拔管」則是一種維護，使生命
有尊嚴。後者指的是那些臨終末期的老人。幾年
前，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與朋友成立了
「臨終不插管」俱樂部，此事引發很多爭議。從
羅點點的《選擇與尊嚴》網站上看到，她傳播
「生前遺囑」的理念，即讓臨終者填寫「五個願
望」，分別是我要或不要什麼醫療服務，我希望
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我希望別人怎麼對
待我，我想讓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麼，我希望
誰幫助我。這個理念深深地觸動了我，也使我開
始重新思考，怎樣迎接死亡？常常想起《西藏生
死書》中的一句話：「我們的生活步調如此地緊
張，使我們沒有時間想到死亡，為了擁有更多的
財物，我們拚命追求享受，最後淪為它們的奴
隸，只為遮掩我們對於無常的恐懼。」「臨終不
插管」，其實，這正是對臨終關懷與關懷力度的
重視，包括家人的理性接受、患者的精神慰藉，
以及生命對生命的最後理解。

「插管」與「拔管」
百
家
廊

鍾
倩

列
車
停
在
旺
角
地
鐵
站
，
也
許
剛
好
是

站
上
的
酒
家
散
席
，
閘
門
打
開
，
湧
進
一

大
群
疑
似
飲
過
婚
宴
喜
酒
、
衣
着
光
鮮
的

乘
客
，
在
我
身
旁
一
屁
股
搶
位
還
沒
坐
好

的
幾
個
阿
母
，
其
中
一
個
急
不
及
待
發
表

宴
後
評
論
：﹁
當
真
酒
微
菜
薄
呀
，
近
來
酒
席

愈
來
愈
不
像
樣
！﹂
另
一
個
阿
母
馬
上
搭
腔
：

﹁
據
說
新
郎
是
畫
家
，
看
樣
子
怕
五
千
蚊
的
酒

席
都
擺
不
起
！﹂
沒
答
話
的﹁
老
三﹂
兩
眼
望

東
，
嘴
角
向
西
歪
了
一
歪
，
說
話
那
兩
個
收
到

訊
號
，
擺
出
一
致
表
情
，
好
像
做
過
千
二
大
元

人
情
很
不
順
氣
。

車
廂
上
萬
一
有
其
他
主
人
家
親
友
看
到
這
情

景
，
可
不
知
有
什
麼
感
想
，
只
是
當
中
就
有
看

似
快
要
打
算
結
婚
的
男
生
，
皺
着
眉
頭
瞥
一
眼

三
個
阿
母
的
嘴
臉
，
可
能
已
經
心
中
有
數
：

﹁
要
不
將
來
結
婚
不
擺
酒
，
這
一
類
婆
媽
非
列

入
派
帖
黑
名
單
不
可
！﹂
此
之
所
以
難
怪
有
子

快
要
結
婚
的
父
母
，
滿
懷
高
興
預
列
賓
客
名
單

時
，
兩
代
總
有
一
場
爭
拗
，
兒
子
極
力
抗
拒
邀

請
自
己
不
認
識
、
老
媽
子
的
雀
朋
雞
友
，
就
是

不
想
那
些
大
姑
大
媽
在
宴
會
上
口
是
心
非
，
好

話
講
盡
，
打
過
八
圈
吃
過
鮑
翅
背
後
唱
三
彈

四
，
做
父
親
的
倒
沒
意
見
，
交
遊
廣
闊
的
老
媽
子
就
認
為

兒
子
不
給
她
面
子
，
終
於
就
明
白
為
什
麼
今
日
的
新
一
代

不
是
熱
衷
旅
行
結
婚
，
就
是
寧
願
同
居
到
天
荒
地
老
。

話
說
回
頭
，
也
未
必
人
人
都
喜
歡
喝
喜
酒
。
初
成
長
的

年
輕
人
對
同
輩
新
婚
或
有
新
鮮
感
，
中
年
過
後
，
很
多
還

視
之
為
勉
為
其
難
的
應
酬
活
動
，
吃
過
敬
酒
翅
匆
匆
離
席

去
吃
牛
腩
麵
的
故
事
聽
得
多
了
，
婚
宴
中
真
正
感
到
喜
悅

的
還
是
新
郎
和
新
娘
子
，
可
是
賀
客
三
兩
小
時
陪
新
人
高

高
興
興
地
喝
杯
喜
酒
還
可
以
，
分
享
新
人
天
長
地
久
的
喜

悅
就
不
耐
煩
了
。
有
人
某
次
參
加
婚
宴
，
天
真
的
新
人
給

賀
客
派
送
的﹁
神
秘
禮
物﹂
，
竟
然
是
新
人
連
同
相
架
的

恩
愛
照
片
，
害
得
賀
客
們
都
像
螞
蟻
上
身
般
不
自
在
，
都

在
為
回
去
如
何
處
理
這
份
寶
貝
禮
物
而
頭
痛
。
可
愛
的
新

人
，
怎
會
想
到
他
們
兩
個
人
的
喜
悅
，
會
成
為
滿
堂
賓
客

的
煩
惱
。

喝喜酒和請喜酒的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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